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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家，我把这件事给

爸妈学说了一遍，我爸气得拍
了桌子，“老师斗成这样，你
们还学个屁”。

奇怪的是，这件事再没有
下文，老马依然满眼血丝酒气
扑鼻，陆老师依然领我们一遍
遍读着洋文，依然一次次揪着

黄毛的耳朵拎出教室。
4月中旬的一天，班主任

宣布，学校月底要举行一次运
动会，希望同学们踊跃报名。
这个消息非常振奋人心。因为
运动会往往是差生唯一能表
现一把的好机会。对我来说，

这不仅意味着到时有两天的
热闹可看，而且接下来的日子
里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操场
上训练，不用参加烦人的早读
和晚自习。

在秦胖子鼓动下，我报了
铅球，事后我才知道老盛也报

了这个项目，这似乎可以被看
作我们之间的再一次较量。

从报名那天起，我开始

有意识地加一些爆发力的训
练，把家里装米的坛子快速
地平举，或者用绳在树上吊
着一只废旧的马桶飞快地扯
来扯去。

比赛那天，我怀着激动的
心情一大早就来到学校，16

号的号码布出门前就别在了
后背上。学校里果然充满着过
节的氛围，广播里反反复复地
播着运动员进行曲，间或有个
什么人扯着嗓子喂两声。差生
们三五成群地追着热闹看，脸
上一律洋溢着幸福，秦胖子背

着一只军用水壶，肚子上别着
他爸的 BP机满世界显摆，
“豆沙包”则扭着肥胖的屁股
又开始转着她的呼啦圈。老盛
和几个男生兴高采烈地聊着
什么，惟独黄毛不见了踪影。

由于铅球比赛安排在下
午，所以整个上午我和秦胖子

几个人玩得不亦乐乎。秦胖子
特别喜欢看女子运动项目，尤
其是女子跳高跳远什么的，一
看见就往人群里钻。

老马刚刚还在为男子
100米赛跑打发令枪，现在又
成了女子跳远项目的裁判，手

势老远看着像在指挥交通，嘴
里叼的哨子像含着奶嘴。我很为
参赛的那些女同学悲哀，平时一
个个骄傲得不得了，一到比赛场
地就拉了稀，不是踩线犯规就是

摔得人仰马翻，弄得老马吹哨子
吹得上气不接下气。

看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些

无聊想走，秦胖子却悄悄告
诉我，呆会儿有好戏看。我
问他有什么好戏，秦胖子却
一脸坏笑，只是说等下你就
知道了。

等高三的一个女生上场
时，秦胖子拽了拽我的衣袖，

我马上明白了他口中的好戏
是什么。这个人高马大的漂亮
女生我在学校里见过，外号叫
“大洋马”，好像是从县里转
校来的。女生只穿了一件薄薄
的衬衣，给人的感觉是特别丰
满，尤其是胸前鼓鼓的比一般

女生显眼得多。
“快看啊！哈哈！”秦胖子

窃笑着又拽我的衣袖。其实我
早就看见了，“大洋马”正迈
开长腿飞快地助跑，让人注目
的是，她胸前两堆东西随着步
伐上下滚动。

老马的哨子这回没有响，
他大声地公布着成绩，“大洋
马”看来冠军是拿定了。我隐
隐觉得这比赛有些不公平，看
看我们班上的那些女生，本来
就瘦得像“太平公主”，却喜
欢在里面穿着紧身背心，站在
“大洋马”面前像是一棵棵黄

豆芽。
又逛了一会儿，我觉得有

些尿急，便一个人往厕所溜达，
刚走了十来步，一头就撞见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一眼让我
既意外又吃惊，等到想避却已
经来不及了。这个人不是旁人，

正是几个月前要我赔偿他衬衣
的小痞子。我当时肠子都悔青
了，要知道会在这里碰到小痞
子，我宁愿把尿拉在裤裆里。

小痞子和另外一个瘦高
个显然是来赶运动会的热闹
的，看见我，他先是一愣，然后

就停了下来。

9:57;

左小青拨了乔顿的号

码，想求教一下，找出那根莫
名其妙的线头来。嘟嘟嘟连
挂了三遍，乔顿像是老大不情

愿，懒洋洋地接听起来，破口
就问左小青干什么?左小青觉
得乔顿像吃了枪药，口气粗蛮
无礼。但她耐下性子来，仍一

五一十地说了前因后果，叫乔
顿推敲一下细节。

孰料，乔顿鄙夷地说：
“你是麻雀屙出老鹰的屎，
多大的事(屎)儿呀?头发长，
见识短。”

左小青怒道：“咋说话

呢?”
“有啥大惊小怪的，”乔

顿百无聊赖地打哈欠，不咸

不淡地说，“这有什么?是我
叫他去帮你摆平的，他尽心
尽力了，甭管啥法子，人家叫
你高高兴兴的，就达到目的
了。剩下的事，我回去再办，
周铁是我的发小，我清楚他
的为人。”

左小青说：“可这不对劲
儿，他凭什么掏腰包赔钱呢?
明摆着，这是骗我嘛。”
“嘁，” 乔顿想收线，打

发说，“周铁没问题，我从小
一块玩尿泥长大的，肚子里
有几根肠子我都能数过来，
别瞎猜忌，人家或许就为了
叫你高兴，才出此高招。好
啦，我还在谈判桌上，雨下得
心烦，重庆佬们太难打交道，

个个都是从麻辣火锅里泡出
来的，生熟不吃，我不能丢掉
这一单大生意。”
“可他为啥这么做?”
乔顿讪讪着，传来一串

坏笑：“能咋的?或许，人家
周铁喜欢上你了嘛。”

无耻！左小青刚想开口骂
时，猛地听见了一阵响动和

撕扯声，还夹杂了轻微的脚
步，像踮了脚尖，在大头针上

舞蹈。她低下声，忙不迭地
问：“乔顿，你的老毛病是不
是又犯了?可别忘了，你上回
的忏悔书还在我手里呢。你
白纸黑字地写着，只要你再
拈花惹草一次，我可就不客
气喽。”未待乔顿辩解，左小

青愤怒地挂了线，赳赳然地
推开店门。

今天是上半年的截止
日，也该到了盘点期。女生们
见她脸色很阴，都乖巧地不

吭声，手脚却很麻利。晚饭时，
她们要了附近的外卖，坐在纸

箱上，潦草地打发完肚子，又
打开全部灯光，忙碌不止。这
样一来，直到夜里九点来钟，
左小青才歇下手，揩了揩汗。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这世界就这么邪性。周铁不
容申辩地说：“小青，你现在

打车上来。我在二号公路的
第三个拐弯处，车灯亮着，你
能瞧见我的。”左小青听着
电话，真的觉得听筒里喷出
了一股酒精分子，缭绕在自
己鼻尖下，挥之不却。

果然，白色的丰田威驰

就泊在盘山公路一侧的树
下。打发走司机，左小青奔过
去，瞧见车窗四敞，周铁一手
扶着方向盘，一手夹着烟。周
铁笑了笑，对左小青的及时
到达很满意。

周铁指指副驾座，意思

叫左小青上车。此时，左小青
脑子一转，想拳打醉老虎，掏
掏实话，问问那笔赔款的事
儿。但周铁情绪不对劲，捏起
拳，砸着方向盘。左小青及时
闭了嘴。

周铁说：“小青，男怕入

错行，女怕嫁错郎。有时候，我
真想脱下这身老虎皮，离开警
察这行当，去做个睁眼瞎，对
什么都冷酷一些更好。”
“周铁，你眯一会儿。你

喝多了。”
“不，我比哪天都清醒。

今晚上，我不想下山，再去混
迹在人堆里。”周铁很蛮横，
冷不丁地问：“小青，你还关
心那件案子吗?”

左小青忙问：“新凯悦的?”
“破了！今天下午破的，

最后一个嫌疑犯被我们堵在

了屋子里，眼看走投无路，他
就吞枪自杀了。”周铁一板
一眼地说。

<=5>?

朱元璋起自微寒，这在

他的身上留有明显的印记。
他不允许别人向他的权威挑
战，最担心别人对他不尊重。

有一个故事说，一天朱
元璋在京城中微服出行，忽
然听到一个老婆婆私下叫他
为“老头儿”。朱元璋大怒，

随后来到太傅徐达的家，走
进房中怒气还未消，绕室而
行，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当
时徐达不在家，徐夫人大为
恐惧，担心会发生别的不测，
她惶恐地一再向朱元璋行
礼，说：“难道是妾夫徐达负

罪于陛下了吗?”朱元璋说：
“不是，嫂子不要往那儿
想。”他随即紧急下令，召五
城兵马司官员带领全部兵马
过来，他说：“当年张士诚曾
经短时期窃据江东，吴民至
今还称他为张王。如今朕身

为天子，此邦居民竟敢呼喊
朕为老头儿，这是为什么！”
他下令将胆敢对他不恭的一
大批百姓家籍收没，以泄私
愤，以示惩戒。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翰
林供奉唐肃，起先因为上朝

有误而被免官，回到了乡里。
朱元璋看重他的才能，再次
把他召回任职。一次，朱元璋
命他陪着一同吃饭。吃完饭，
唐肃拱手，举着筷子向朱元
璋表示恭敬。朱元璋问道：
“这是什么礼节?”唐肃回答

说：“这是臣小时候学的俗
礼。”朱元璋一听，发怒说：
“俗礼可以对天子施行吗?”
唐肃因此被以“不敬”治罪，
贬到濠州当兵戍守。

有时，朱元璋与臣下斤
斤计较，睚眦必报，心胸未免

狭小。朱元璋曾经下诏，免除
江南各郡县的赋税。但是到

了秋天，还是向这些郡县征
了税。一个担任右正言的官

员周衡，觉得不妥，向朱元璋
进言，朱元璋也觉得自己理

亏，说：“你说得对。”事情到
这似乎已经完结了，可没过
多久，周衡请假回乡探亲。周
衡是无锡人，无锡离南京很
近。他和朱元璋约定，六日以
后恢复朝参，但是周衡第七
天才回来，误了期限。朱元璋

愤怒地说：“朕失信于天下，
你失信于天子！”然后竟然
下令将周衡处死。

然而，朱元璋的残忍并
不是天生的。当年他在社会

底层，苦难深重，呼天天不
应，叫地地不灵，朱元璋只能
忍受。但现在他的地位变了，
他的手中有权力了。他可以
发威、发怒，相对地，别人对
他也无可奈何了。

在朱元璋起兵之初，他

就面临一个处理将帅关系的
问题。朱元璋从普通战士
“渐至提兵”，他所统帅的将
领，许多人经历都和他差不
多。朱元璋必须确立自己的
权威，才能驾驭这些如狼似
虎的将帅。

由于对他的地位构成威
胁，第一个被他除掉的是平
章邵荣，那是在至正二十二
年(1362年)。当时朱元璋
所委任的将帅以邵荣、徐达、
常遇春三人最为卓著。

据称，当时邵荣“骄蹇有

异志，与参政赵继祖谋伏兵
为变”。事情败露后，朱元璋
打算免邵荣之死，但同为将
帅的常遇春说：“人臣以反
名，尚何可宥?臣义不与共
生。”所谓人臣，是相对于君
主而言，当时朱元璋还没做

皇帝，君臣关系还谈不到，朱
元璋与邵荣之间，充其量不
过是起义军军官上下级之间
的关系，君臣的名分还远远
没有确定。但是，正如明人所
说的那样：“太祖之初振也，
将属皆草莽粗士，人人欲试

大位。”一群草莽粗士和朱
元璋一同起兵后，人人都想
当皇帝。当然，朱元璋最后还
是杀了邵荣，但在杀邵荣之
前，他“乃饮荣酒，流涕而戮
之”。饮酒，流涕，表示兄弟
情深，出手杀戮实在是不忍

心。不过，这时的朱元璋还可
能有点不忍之心，还不愿意
表现得过于残忍。

@5ABCDE

在华盛顿当记者，需要各

种各样的记者证。那些每天都
出新闻的关键政府部门，如国
务院、国会、国防部、财政部和
白宫，都颁发记者证，其中白
宫记者证最难申请到。

1997年3月的一天，我刚
到华盛顿不久，白宫特工处给

我打电话，通知我申请已经批
准，让我去办理手续。

我来到白宫老行政楼的
一层办公室，在特工处办公人
员的指导下，拍照、填表格。一
位面无表情的老太太拿起我
的右手，把我的整个手全部按

在蓝色的印泥里，五个手指和
手掌全都印上了印泥，然后在
一张张表格上按指印，按完指
印还不算，还要把整个手掌印
印上。印完了右手，再印左手。
那感觉真像杨白劳在喜儿的
卖身契上被迫按手印。

并不是所有驻白宫记者
都能够参加白宫的所有活动。
有白宫记者证可以进入白宫
新闻厅，但不能参加总统在玫
瑰园和椭圆形办公室的一些

活动。要参加这些活动还需要
白 宫 印 发 的 特 殊 记 者 证

“POOLPASS”，或者叫“联
合采访证”。

对于白宫使用特殊记者
证的这种做法，美国记者也怨
言颇多。一位电视台的技术员
自己印制了一种记者证，上面
写着：“白宫内完全有效，可

以进入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参
加任何记者会”。这位先生还
在白宫新闻厅里以 8美元的
价格向其他人兜售。乍一看，
有的人还信以为真，上面印着
白宫的图案，比真的白宫记者
证的印刷质量还要好，让人以

为真是一张“万能记者证”。
刚开始我也被唬住了，但事实

上它完全是一个玩笑而已。不
过，这张无用的“万能记者证
”还挺热销。我后来很想买一

个，但已经脱销了。美国广播
公司的一位朋友看我特别喜
欢，便“忍痛割爱”把他的送
给了我。出入白宫和一些场
合，我就带上它唬人。后来，
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
看见了，对这张特殊证件也

要同样爱不释手，说什么也
让我帮他整一张，后来我也
“忍痛割爱”，干脆就送给他
作为留念。

白宫记者真是生财有道，
新闻厅有时供大学生、外国新

闻团和一些特殊的团体参观，
一些记者经常搞些带有白宫
新闻厅字样的小东西在这里
兜售，有时是小徽章，有时是
证件链。对这种非法活动，白
宫官员只是当成“玩家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

去管，反正也不会赚什么大
钱。

白宫新闻厅是 “可以移
动的”，总统走到哪里，新闻
厅就搬到哪里。每天总统发言
人都会在临时新闻厅发布新
闻，回答记者提问。临时新闻

厅与白宫的新闻厅没有什么
两样，各家新闻单位都有自己
的电话和电脑，还有闭路电
视。不过，出入这样的临时新
闻厅单有白宫记者证还不行，
还要有随团记者证。1997年
3月克林顿和叶利钦在赫尔

辛基举行会晤，白宫临时新闻
厅设在美国代表团下榻的饭
店里。我从美国外交官那里搞
到了一张随团记者证，我凭这
张证混进了白宫临时新闻厅。

1点多钟，当时的白宫发

言人麦柯里举行了每天例行
的新闻吹风会，我提问：两国
总统最后发表的声明会涉及
哪些内容?麦柯里在回答了
我的问题之后，吃惊地看着
我，大概在纳闷，我是怎么混
进来的。

我十分珍惜我的白宫记
者证，因为得到一张十分不容
易。这张记者证与别的证件还
真不一样。记者证上有本人的
即时照片，后面是一个磁卡，
每次出入白宫，都需要刷卡，
门口的栏杆才会自动抬起放
行。记者证的背面用英文写
着：“假如你捡到此卡，请迅

速交给警察，或直接寄到宾夕
法尼亚大道17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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